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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弘毅、付敏

一位平凡的音乐教师， 28 岁的生命，永远
定格在了 7 月 19 日的 18 ： 30 。

他离开后的短短几天里，网上的悼念如雪花
般铺天盖地。有关他和厦门六中合唱团的故事，
网络总点击量已超过 3 亿。无数人听着孩子们清
澈的合唱，潸然泪下。

他叫高至凡，厦门六中的一名音乐教师。在
短短 5 年的教学生涯中，他用自己对音乐的领悟
和热爱，带领一群孩子，把音乐“玩”出了各种
新潮的花样，走上了全国的舞台，让一群孩子迸
发出了青春最美的样子。

还没来得及好好说一声再见，他就化作了
一颗夜空中最亮的星，继续照亮孩子们成长的
路。

许多人说，他最伟大的作品不是备受关注的
阿卡贝拉合唱，他留给人间的是他追求音乐时的
“痴狂”，对音乐教育的不懈探索。

更多人说，虽然高至凡年轻的生命戛然而
止，但他的一生让无数人思考，教育的初心是什
么，教育最美的样子又应该是什么。

夜空中最亮的星

7 月 21 日下午，一场特殊的追思会在厦门
福泽园安亲堂举行。没有低回的哀乐，几十位厦
门六中合唱团的孩子，清唱了一首高至凡生前改
编的《夜空中最亮的星》，送别他们最爱的高至
凡老师。

“高老师您醒醒呀，前几天您还在给我们
排练歌曲，还和我们开玩笑，您现在一定也是
在和我们开玩笑对不对？开学我们还等着您回
来继续带我们唱歌呢！”孩子们哭着。

告别厅里，人们手捧鲜花，默默地拭着眼角
的泪。

“放假真是太爽了，做梦都会笑醒”，这是
厦门六中音乐教师高至凡 7 月 19 日上午发出的
最后一条朋友圈。忙了一个学期的他，正打算好
好享受下难得的假期。

几个小时后，同住的室友发现他不对劲，急
忙叫了救护车。然而， 19 日 18 ： 30 ，因为突
发重疾，高至凡倒在了自己的房间里。

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永远定格在了 28
岁。

高至凡的讣告发出后，一传十、十传百，以
最快的速度传遍了全国。

7 月 20 日，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专场音乐
会前，得知高至凡去世消息的艺术总监金承志悲
痛之余，临时决定加演歌曲《如果明天就是下一
生》，献给好友高至凡。歌声中，合唱团成员和
台下的观众不住擦眼泪。

“高老师，很遗憾第一次认识您，就是您离
去的消息。但是，厦门六中阿卡贝拉合唱团孩子
们天籁般的声音、最纯真的笑容，已经让我们的
心灵得到了净化，回到了最初的美好。谢谢
您。”一名网民留言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高至凡最亲密的搭档、和他一起创建阿卡贝
拉合唱团的徐聪，朋友圈至今停留在高至凡去世
的那一天。

“想不到，至凡会走得这么突然。这两天，
我一次又一次想掏出手机给他打电话，想约他跟
我一起共渡难关。”徐聪哽咽着说。

“高至凡的名字可能不为人熟知，但他和同
道一同组建的厦门六中阿卡贝拉合唱团，却家喻
户晓。”专程从外地赶来参加追思会的一位观众
告诉记者，自己第一次在网上听到《稻香》这首
歌时，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阿卡贝拉，也称“无伴奏合唱”，是一种不
使用任何乐器伴奏的合唱方式，演唱者需要用人
声模仿乐器，以及通过多声部叠唱创造丰富的声
音。

从 2017 年 9 月开始，高至凡和搭档徐聪
一起，把阿卡贝拉的表演形式引入传统的校
园 合 唱 团 中 ， 并 将 孩 子 们 的 合 唱 录 制 成
MV 。视频发布到网络上后，受到了无数观
众的喜爱。

《凤凰花开的路口》《青花瓷》《稻
香》《送别》……高至凡带领厦门六中合唱团
创作出的每一首歌曲，几乎都是第一时间在网上
获得极高的点击量。

“我猜，这是一所初中，演出的礼堂很干
净，钢琴擦得很亮，校园里绿树红墙。我猜，
学生们每周二周四练习，他们放学结伴同行，
很多年以后，他们奔向五湖四海，温暖了全世
界的人。”这是一位网友听了《凤凰花开的路
口》后写下的心得。

如今，这个让阿卡贝拉合唱走进校园的教
师，已经化作了天上最亮的一颗星。

用爱、用玩教学生学会音乐，

感知生命

在历届学生这里，高至凡的称呼不是“高老

师”，而是“老高”。
“老高”第一次来上课的时候，扎着小

辫，走路带风。
看着这个充满“艺术家气质”的年轻教

师，孩子们眼里充满怀疑：“这位老师比我们
大不到十岁，他能教我们？”

“老高”什么也没说，用一个鼓，就着学校
的上课铃声，来了一段即兴创作的打击乐。

“哇，太帅了！”孩子们从来没见过这么
“潮”的音乐课开场白，顿时兴奋了起来。

“老高身上有一种神奇的魅力，只要他一到
学生中，就立马成为‘绝对中心’。”刘晓奇是
高至凡任教厦门六中合唱团时的第一任团长。如
今，已在大学求学的刘晓奇回忆，“他明白孩子
们爱听什么，爱唱什么，能够用最短的时间调动
学生对音乐的兴趣，进而跟着他学音乐。”

厦门六中副校长戴鹭坚记得， 2014 年，当
厦门六中招聘音乐教师时，高至凡在厦门大学艺
术学院前来应聘的毕业生中，成绩并不是最优秀
的。然而，学校之所以选中了他，就是看上了他
身上那种无穷无尽的潜力。“音乐在他的手中有
无限的可能，他的课堂始终有一种独特的张
力。”

在课堂上，老高几乎从来不对学生发脾
气，学生却为他的才华而折服。学生表现不好
的时候，老高停下来，表情夸张地说，“你们
唱的是什么鬼嘛？”或是，只要他投去一个失
望的眼神，就能让孩子们顿时觉得不好意思，
乖乖地听他的话。

和老高在一起，学生们很快乐。
“他会带红酒瓶塞到课堂，让我们咬住发

音，训练共鸣；为了让我们不要紧张、放开表
演，他会假装自己是霸王龙，做出可怕的样子在
教室里跑几圈，惹得大家哈哈大笑。”阿卡贝拉
合唱团团员蒋芷涵说。

生活中，老高是学生们的“贴心大哥哥”。
聊天谈心不在话下，哪个孩子头疼脑热，他都会
第一时间找到家长。

“参加合唱团排练其实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件
很枯燥的事情，但他一直告诉我们，让孩子快乐
享受音乐，累了就好好休息，不要焦虑。其实他
自己白天上课、排练，晚上创作，编曲，承担了
多少的压力，我作为一名钢琴老师很清楚。高老
师从不把压力表现在学生面前，孩子们眼里永远
只有阳光可爱的老高。”一名厦门六中的家长
说。

厦门六中艺术团团长陈琦说，老高来到学
校以后，给音乐组带来了一股“清流”：“音
乐艺术对于他而言，从来是充满魅力的，他一
直带着孩子们在音乐当中玩，让孩子们在玩的

过程中喜欢音乐，感受音乐，热爱音乐。这
就是他教学的最大魅力所在，用爱、用玩教
学生学会音乐，感知生命。”

高至凡的一位学生为写了一段悼念的话：
如今，依旧能清晰地想起高老师排练时的

一丝不苟、相处时的嬉笑怒骂；想起他在演出
时马不停蹄地台前幕后；想起他带我们唱过的
第一首歌；想起那个炎热的夏天里他标志性的
笑容。

老高，想你。

为音乐而生，至简至纯

高至凡是一个为音乐而生的人，他活得纯
粹而简单。这是不少他生前朋友给他的共同评
价。

“一个爱音乐的大男孩。”厦门六中校长
欧阳玲至今仍记得初次见到高至凡时的模样。

2016 年 8 月，刚刚调任厦门六中校长的
欧阳玲，在夏日的酷暑中，看到一个年轻老师
满头大汗，哼着歌，蹦跳着出现在她面前。

还没聊几句，这名年轻老师就说：“校
长，现在合唱团排练的大礼堂是临时场所，我
想要个专属的排练厅，让孩子们有空调吹，不
那么辛苦。”

听到这个请求，欧阳玲被打动了。“你先
去找想要的教室，找到了咱们一起商量怎么改
造。”

而当高至凡听到欧阳玲的这个回复，眼里透
出了满足和开心。

在高至凡的大学老师、厦门大学艺术学院
教师郭伟看来，虽然在学业上高至凡的表现不
是最优秀的，但他“几乎就是为了音乐而生的
那种性格，纯粹得让人印象深刻”。

当别的同学在拼命考各种证书，为以后就
业焦虑的时候，高至凡却显得有点“离经叛
道”。

“他会和我聊起音乐史，聊起他对各种音
乐流派的理解，一聊就是好久，他还会去尝试
学习各种各样的乐器，锻炼自己全方位的音乐
感知能力，他也会去参加各种乐团，不断触摸
音乐最新潮流。”郭伟觉得，高至凡在厦门六
中能够组建阿卡贝拉乐团，和他的性格分不
开。

厦门六中合唱团已有 20 多年的历史。一
开始，高至凡觉得合唱是“老派”的艺术，有
个性的他总想在音乐上做一些有意思的、别人
没有尝试过的东西。

一次偶然的机会，高至凡听到了阿卡贝拉
表演，立即被吸引住了。他和多年的音乐搭档

徐聪一拍即合，决定用阿卡贝拉的演绎方式，
做无伴奏、多声部的合唱。

此时，正逢厦门六中初中部合唱团成立，
“老高”自告奋勇地找到学校，说他想带孩子
们玩阿卡贝拉。

“一开始他们纯粹是出于一种热情，想
要把新的表演形式引入校园中，这是校园合
唱上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其实阿卡贝拉不是
一个新鲜事物，国内很多合唱团与乐队也都
在做，但可贵之处在于，他们配合默契，徐
聪负责放手去改编音乐、高至凡负责排练，
又不拘泥于传统合唱形式，在图书馆、教室
中，用书本、杯子等最简单的乐器，用最适
合表现青春校园的展示方式，打动了各个年
龄层的观众。”郭伟说。

高至凡毕业后，郭伟惊喜地发现，曾经青
涩的学生，成熟得像是一位工作了十几年的资
深老师一样，在课堂上特别放得开。

“他想要尝试的东西，一定会竭尽全力去
做到极致。这一点特别难得。”

看到包括高至凡在内的合唱团全体教师的
努力，厦门教育主管部门、厦门六中也不断给
他们创造更大、更宽松的舞台：高至凡第一年
想办乐团，厦门六中全力支持他建立了室内混
声合唱团；随后在鼓浪屿音乐厅开“六中音乐
会”，再过一年，音乐会开到了厦门大学；高
至凡请青年指挥金承志等来学校为孩子们辅
导，学校不仅给予经费支持，还把培训资源分
享给厦门许多学校。

在帮助高至凡父母整理遗物时，戴鹭坚发
现，高至凡工作 5 年，但所有“家产”只有几
箱唱片、一部手机和一张余额不多的银行卡。

每到放假，高至凡都会自费到北京上海
“拜师学艺”。

“他就像一块海绵，在别人看来他已经是
成功的音乐老师了，但在音乐的路上，他永远
不满足，永远在不断学习。”戴鹭坚说。

就在前两个月，高至凡还告诉他，自己正
在写两首原创的新歌，融入了一些新的元素，
打算一开学就带着孩子们排练，让合唱团玩出
更新的花样来。

他走了，留下对音乐教育的思考

六中合唱团“走红”了，高至凡却更加低
调了。

他从不主动抛头露面，在实在推不掉的媒
体采访中，他一定会把搭档徐聪和学校带上。

同事们戏称老高为“佛系”老师。
2018 年，因为高至凡在音乐教育上的贡

献，厦门六中为他申报市创优突出业绩奖。今
年，学校还为他申报省五一劳动奖章。

然而，高至凡在荣誉面前表现出了十足的
“个性”，拒绝提交任何申请表。最后，所有
的申报材料都是他的同事替他撰写的。

“我们已经约定，最近都不去看朋友圈，
都不去看之前老高带我们排练的歌，但总是忍
不住一次又一次地点开看。”

厦门市教育局副局长郑朝南说：“合唱团
的成绩不是高至凡教育的最终目的。更重要的
是，学生们通过和他一起‘玩’音乐，学会欣
赏美好的事物，学会把快乐融入学习的过程
中，更学会怎么征服看似不可能的目标。有了
这种经历，孩子们未来的成长，会很美好。”

“对高至凡教过的孩子们来说，送别老师
的追思会也是一场特殊的成人礼。高至凡老师
就像是他们生命最美好年华中的一盏明灯，为
孩子们指明了人生的无限可能。虽然陪伴的时
间只有短短一两年，但是，这一笔宝贵的精神
财富，将会永远留在孩子们的心里，他们今后
一辈子都会从中获得无穷无尽的精神动力。”
戴鹭坚说。

南京艺术学院教师满新颖说：“高至凡是
一位有理想、有想法的老师。他的去世，对音
乐教育是一个损失。他打破常规，在合唱教育
中找到一种非常新潮的尝试，让孩子们喜欢，
还让大众看到了校园音乐的无限可能。”

如今，走进厦门六中合唱团的排练教室，
一切陈设如昨，就像高至凡和孩子们刚刚下课
离开一样。一切似乎都没变，不久后，歌声又
将在这里响起。

一位网民写道：把简单的事情做好就是不
简单，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是不平凡。高至凡
最让人感动的，就是那颗育人的初心；纯粹而
洒脱、不带任何杂质，一心为了音乐教育、享
受艺术，给学生美的感受的初心。这是一位极
其简单又极其不简单的最美教师的模样。

“我们一起做了很多奇妙的事情，这些事
情很多还正在进行中。至凡虽然走了，但这些
事情今后还会一如既往地进行下去，我们要把
音乐做得更好，这一定也是他所希望的。”徐
聪说。

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朋友圈中写
道：在教育被附加了太多因素，孩子们太累的
今天，如何让教育回归本真的模样，让孩子们
萌发出青春应该有的样子，高至凡老师通过他 5
年的教育生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思考。享受
音乐，并且把最美好的东西教给学生，让艺术
启迪学生的人生，让他们活出最美好的样子。
这也是时代的心声、时代的呼吁。

凡

星

永

不

落

天

籁

唱

初

心

追
忆
厦
门
六
中
音
乐
教
师
高
至
凡

高高至至凡凡生生前前照照。。厦厦门门六六中中供供图图

许多人说，高至凡最伟大

的作品不是备受关注的阿卡贝

拉合唱，他留给人间的是他追

求音乐时的“痴狂”，对音乐教

育的不懈探索。

虽然高至凡年轻的生命戛

然而止，但他的一生让无数人

思考，教育的初心是什么，教育

最美的样子又应该是什么。

▲ 7 月 21 日，在厦门六中音乐老师高至凡的追思会现场，合唱团学生
含泪送别自己的老师。 新华社记者魏培全摄

▲ 7 月 21 日，厦门六中音乐老师高至凡曾教过的厦门六中合唱团学生追念老
师的留言。 新华社记者魏培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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